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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艺术学考研国家线出来后，

众生哗然。分数线比去年大幅提高了

15 分，以 361 分位列诸学科第二。连续

数年飞速提升、居高不下的艺术学考研

国家线，或将改变艺术学的考研格局，

更会影响到艺术生的未来选择。

艺术学考研分数线过高

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造成艺术学考研国家线过高，最直

接的原因是报考人数的剧增。艺术学

本来是小众学科，从文学中独立出来、

升格为学科门类（2011）也仅十年时间。

先前艺术学的考研国家线一直相对较

低，既因艺术生高考前的专业集训影响

了文化课基础延续到考研中，又因偏爱

自由、个性较强的艺术生较少选择读研

之路。大学扩招及毕业生增多带来的

就业压力、疫情持续导致的全民就业低

迷与出国减少、艺术学考研低难度对其

他专业的吸引，都促使报考人数的剧

增，自然推动分数线的快速提升。

国家将艺术学考研线划得过高，高

校在划线上的自主权越来越小，又直接

导致了高校的恐慌。为了防止招生缺

口以及大面积调剂带来的学校形象问

题，阅卷过程中放宽标准是高校避免被

动的不得已的选择。

过高的国家线将对艺术学的

考研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如果不出意外，明年艺术学的考研

国家线还会再创新高。虽然其他学科

也都有考研线提升的现象，但所受影响

最大的还是艺术学。这是由艺术学的

特殊性决定的。艺术的特性，要求对学

生思维能力的适龄开发和训练。高考

前的艺术集训和统考、校考，提前锁定

了专业。艺术的学习，更要求学生形象

思维、感性思维、灵感思维，前期阶段不

可避免地与文理生的学习方式、高考之

路有错位。

强化艺术的学习，文化课的投入

时间必然减少。连年攀升的国家线，

在考研这一选拔性考试中，政治、英语

比重自然加大，相应的是专业课比重

下降。短期来看，进入复试的研究生，

到底艺术水准是否足够优秀需要再衡

量。当下录取的研究生，肯定与以往

的研究生不同。如何再次定义研究生

的培养，是国家和高校必须重新思考

的重要问题。

当下国家政策中的中考、高考“分

流”，可能会通过不断提升的国家线传

递到考研中。学习不好的学生通过艺

考捷径步入大学的时代，已离我们渐行

渐远。考研中保送名额的增多、报考要

求的增加所逐渐形成的艺术学考研高

压态势，将对高端艺术人才和普通艺术

人才再一次“分流”。这要求艺术学考

生文化功底和艺术水准兼优，不再仅仅

止步于艺术的职业化教育。

考研依然是当下艺术类

本科毕业生的最佳选择

提升学历层次的考研永远都是包

括艺术类在内所有专业本科毕业生的

最佳选择，正如人言“说学历没有用的

人，不是真傻，就是真坏”。

从个人提升的角度来说，考取研究

生，意味着接受教育年限的加长、知识

储备的增加、学习能力的提升，其背后

是较强的个人专注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在读研过程中，个人的提高绝非仅

仅是技艺的提高，更是理论素质、艺术

修养以及综合能力的提高。

从就业角度来说，硕士毕业生相较

于本科毕业生具有天然的平台优势。

人严重过剩时，用人单位没有足够的时

间成本考核一个人是否是人才，学历证

书是判断人才与否的最为简洁的方

式。通过学历证书，大致可以保证人才

所具备的学习素养和学习能力，以更快

更好地适应工作的要求。

从学科属性来说，读研之后的相对

稳定的生存生活更有利于保证个人的

艺术之路。艺术学是小众学科，又有着

独特的“贵族”属性。个人创业和自由

艺术家的选择，成材率极低，很难保证

成为艺术家所必须保证的平稳创作状

态。“学历型艺术人才”仍是目前社会所

普遍承认的。

今天常用“内卷”一词形容竞争的

激烈化，艺术学的考研竞争也在不断加

剧。当众生无法“躺平”时，与其被动卷

入，不如积极“内卷”。那些有理想与情

怀、志向与抱负的艺术生，要对招生、考

试有充分的准备，积极加入到考研的备

考中。如此，自己成为分子，让众多陪

考者做分母吧！

考研线越来越高
艺术生何去何从

■陈磊（西安美术学院）

2021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展现场

从印章发展史来看，隋唐时期完

成了中国印史上又一次制度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是行政系统的

官署公印替代先前的官职印；官员的

任命凭证及等级标志不再由职官印

章承担；印章使用方式以钤朱淘汰了

封泥之制，由此形成了与此前秦汉印

迥然不同的形制体系。

一、隋唐官印的制度变革

开黄初年，隋文帝在继承北朝制

度与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改革，

随着原本附着于官印的等级标志和授

官凭证功能的分离，官印的内容渐由

职官印演变为官署印。职官印的内容

为官吏本身的职称，官署印的内容为

官府的名号。官署印为官府所有，不

属当官者本人。官吏授命时，朝廷不

给印章，但到职后，接受前任移交之

印。官员卸任时，转交给后任。

随之，隋唐官印形制明显变化，

除帝后的御玺形制和字名另成规格

外，其余官印均为鼻钮铜印，上至省、

部、下至周、县、体式一致，皆自名

“印”。钮式与材质的简化是适应官

署体质的自然现象。

钤朱的用印方法，在隋唐普遍地

使用，印泥的制作技术也已经解决。

从现存敦煌文书上的大量唐代印迹

来看，色泽多仍清晰可辨，可见当时

油性印泥的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

近世发现唐、五代官私印出土时带有

印匣的已有五例。有的印匣底部还

带有朱色残迹。孙慰祖先生在上海

博物馆对五代“立马第四都记”印匣

底部的朱迹送往鉴定，证明的确是印

泥的干结物。由此可见，印匣既存放

官印，又兼储印泥，唐代官印的使用

方法由此可得。

隋唐朱文大印的式样基本固定，

阴面均为五、六厘米左右，全用朱文，

印边与印文笔画的粗细差别不大。

隋唐官印的体系一变秦汉官印

的体系，改为朱文和印形增大，从根

本上说，这是适应钤朱取代封泥之制

的客观要求。况且由于简牍的废止，

封泥已不再使用，官印钤于纸上，朱

文较白文醒目，也易于施盖清晰。官

印增大在纸上蘸色钤印可以更为醒

目，而封泥方法的废用和官署体制的

确立，使印形增大不再成为障碍。

二、印文与制作方式

隋唐官印的文字均采用小篆，

但既不是秦汉印专用的缪篆，又不

是规范的秦代小篆。有人认为这种

篆书是不懂篆书的印工生硬搬套的

即兴发挥，但笔者认为它引入了北

朝墓志篆额一路的小篆。而唐中后

期的印风，趋于妥实平稳，篆法比较

圆熟，力图避免前期的自然散漫之

风，与当时擅长篆书的名家有着直

接的关系，如李阳冰的“斯翁之后，

直至小生”以及史维则、翟令问等，

皆有作品传世。

再者，有人将“之”字作为区别

隋 与 唐 官 印 的 标 志 特 征 ，这 个 看

法，首先是由罗福颐先生提出的。

但现在出土的印章显示，唐官印添

加“之”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常出

现在县署印中，不加“之”的现象依

然存在，故不能以此作为区分隋与

唐官印的标准性特征。

隋唐官印的制作方式，有直接

铸文，有二次铸造（焊铸）和凿刻。

直接铸文和焊铸的印文，过去常被

混为一谈，认为隋唐官印皆属“蟠

条印”。笔者认为，从隋唐官印的

印迹来看，绝大部分隋唐官印属于

直接铸造。由于“蟠条印”的工艺

有所局限，遇到繁密的印文难以普

遍使用，甚至在运用过程中脱落笔

画。凿刻的工艺，也比较少见，如

“平琴州之印”。

官印的背款，也是隋唐印制中存

在争议的问题。现在确定为隋官印

的四方印，皆刻有年款。而唐官印，

除了少数几例刻有释文字款外，大多

未再延续刻款的做法。有人怀疑隋

代的年款为伪刻，罗福颐先生先前认

为：“其说容或可信”，之后又明确指

出：“均是古董商人所伪刻”。但多数

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制作风气的转

变，隋唐官印在背款上还未形成严格

的制度。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

确的制度。但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唐

印中，又有许多的陶瓦印，这些陶瓦

官印也有中央、地方两类。与铜印风

格基本相同，可以看出其中有的陶印

并非地方自制。过去认为唐代没有

殉官印的制度和习俗，但这几方印皆

为陶质，其用途显然不可能是实用之

印，应是殉葬专用印。

从篆刻艺术的角度看待隋唐官

印，一方面应该看到秦汉古印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已基本荡然无存；另一方

面应该看到，隋唐官印在发展的过程

中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对后

世印章所产生的影响。

观阳县印观阳县印

隋唐官印初探
■丁翱阳

论文选录


